
解脱　（小 说 ）

刘玉 珍

厂里月 底进
行工资调整 。全
厂上下骚动一阵
子之后 ，气氛便
有些肃静起来 。
从而酝酿着更多
不安的情绪 。是喜？是
忧？难以预测 ，这也使
得平 日 里 老 实 巴 脚 的
人，便吃尽了苦头 。几
次升级 ，王师傅都是沙
滩上行船——搁了 浅 。
理由 是调资名额少 。

王师傅在人前虽然
没话 ，回到家还是忍不
住对老伴说：“我不为
争那几个钱 ，前些年我
的工资还拿不到现在的
三分之一 ，不是一样养
活一家老小吗？如今家
里日 子好过多了 ，老王
我知足 。可平 日 无所事
事的人 ，调资时 ，都能
升，可我……我是想争
这口 气呀”。

老伴不忍看他悲痛
的神情 ，便吞吞吐吐说 ：

“ 要不给你们科长送些
东西 ，升级兴许有把握
些”，她知道老头子一
向耿直 ，可又该怎么办 ？

“ 送礼？我老王成
了什么人了？”王师傅
心情一阵沉重 。可思前
想后 ，掂量过后又只能
这样 。于是决定买只老

鳖给科长 ，老伴听人说
老鳖最能滋补身体 。

王师傅走在市场的
路上 ，看见几个人 围 了
一堆 ，便凑过去看 ，那卖
鳖的 中 年 男 子 ，正 在和
围上来的人讨价还价 。

“ 三十五块还贵 ？
我这生意可是独此一家
呀”卖主得意的笑 。

“ 给我拿只鳖 ”王
师傅把钱递过去 ，手颤
抖了一下 ，这钱原打算

给老伴看眼病用 的 。
“ 哎 ！你这人怎么这样 ？
这不 是 抢 别 人 的 买 卖
吗？”一位中 年妇女抱
怨着 。

“ 这总得有个先来
后到吧”一女青年喊 。

“ 这位师傅直言快
语，这只鳖就卖给你”
卖主接过王师傅手里的
钱，把鳖递过去 。

围着 的人群又一阵
吵嚷 。

王师傅提了鳖走出
市场 。迎面一阵冷风吹
来，他猛打一个寒颤 ，
刚才涨热的头 ，顿时清

醒了许多 。脚下的步子
却越走越沉重 。

他感到前面有许多
只眼睛在盯着他 ，他想
起昨天上午办公室里人
们的那些个眼神和话语
时，心里便有一种说不
出的滋味 。

早晨他照例第一个
走进科室 。仍 旧继续他
每天的统计工作 ，而陆
续到了 的 同志也仍 旧继
续着每天的聊天取笑 、
抽烟看报 。人人都已不
以为然地 习惯了这里的
一切 。

一往从不 引 人注 目
的他 ，今天却有许多 只
眼睛 把 目 光 射 向 他 身
上。

“王师傅恭喜你呀 ”
计划员小李似笑非笑地
走过来 。把月 报表放在
他的桌上 。王师傅忙站
起身双手接 ，他的记忆
中总是他到小李那取 。

“ 老王这次是三个
指头 捏 田 螺——稳 拿
罗”调度 员不无嘲弄的
口气 。

王师傅又偏偏是个
不善言 谈的人 ，他记不
清自 己 当 时说了什么没
有，也记不清 自 己是怎
样离开办 公室 的 ，更说
不清 自 己是该欢喜？还
是该悲哀？一切都近乎

有些忿忿不平 。
王师傅想着

这些 ，已经不知
不觉走到一片池
塘边 。他停下了
脚步 ，望着粼粼

的水面 ，他长长地叹了
一口 气 。这时 ，手里提
着的老鳖挣扎了一下 ，
他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
一眼 ，猛地他心底一颤 ，
一瞬间他看到绳索紧紧
捆绑 着 的 已 不 是 只 老
鳖，那绳索紧 紧缠绕着
的分明是 自 己 的脖颈 。
他想喊 ，嗓子却象被堵
上棉絮一样透不过气 。
绳索越勒越紧 ，他在无
数只嘲弄的眼睛里拼命
挣扎 。

突然 ，他从牙缝 中
挤出一句：“去你的 ”
几乎是愤愤地 ，他把手
里的老鳖举得高高地 、
用力扔进了池塘 。

老鳖 被 扔 进 了 水
里，匆忙地向远处游去 。
王师傅激怒的心情平静
了下来 。此刻他感到了
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 。
他高 昂起头 ，迈着轻松
的脚步 ，向 前面那一双
双目 光 中 走去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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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　（小 小 说 ）
郭彤 彤

生性特 别 淡 漠 的 他 ，虽 然 是
在易 于 冲 动 的 年 龄 ，却 从 未 在执
勤时 激动过 。

每天 ，他都在这 条 马 路 上 执
勤。行人 、车 辆或急 或缓不停点
儿地 从 他
身旁 擦 过 。
他由 此 便
也时 常 提
醒自 己 是
处于 马 路 上 车 流 之 中 的 。因 为不
提醒 ，他就会 认 为 自 己 是置 身 无
人的 自 然 中 。

陡然 ，这 一 时 刻 他着 实 冲 动
起来 ，是从未有过 的。

她在 车 流 中 穿 行得很快 ，车
技不 是 一 般 姑 娘 能 比拟 的 。眼 前
明明 是 红 灯 ，她 还 是硬 闯 。她要
和男 朋 友 去 看 电 影 ，放映时 间 马
上到 了 ，这 是 她 追 求数 月 的 第 一
次相 约 ，年 轻 人 的 冲 动和驰骋 的

想象 ，使 她 觉得
天底 下 除 过 她
俩，什 么 人 呀 物
呀都 不 存在 了 。

“ 嗄吱！”
凄厉 的急刹车 ，
车停在离她不足
半尺远的地方 。
她惊慌地下了车

子。

小司 机 伸 出 头 来 ，气 呼 呼地斥
责：“找死？”

她看 了 司 机一 眼 ，自 知理 亏 ，
什么话也没有 说 ，径 自 又骑上车子 。

“ 请你 下
车。”他 向 她
走来 ，一个敬
礼。

她瞥 了
他一 眼：“嗯 ？我 ，有 事。”车 子
并没有停 。

“ 请下车。”他又重复 了一遍 。
她嘴 角 泛 上 一丝淡 淡 的 冷 笑 ：

“ 我都懂 ，你别 教 育 我。”她 边骑
边递 给他一 张 五元人民 币。“不找
了。”她 又猛骑 了 几 下 ，车 擦 身 而
过，留 下 一 句飘 了 很远 的 话：“找
事！”

他落 在她 身 后 ；看——穿着极
为时 髦 ，修长 的 身 材 柔 柔 的 黑发熨
着她 的 肩 ，分 明 是 一个 美 的 精灵 。

他苦 笑着 ，脑 海 里 美 的 精 灵在
变幻 着 ，扭 曲 着 ，愤怒 还 是 遗憾 ，
连自 己 也 说不 出 来 。

她已 经 不 再在他 的 视 线 内 了 ，
这才 意 识 到 手 上 还 捏着 那 张钞 票 。

“ 等 下 次 再 见 她 时 还 给他。”他低
声自 语 。

陕西 日 报社　陕 西 地质 矿 产 局

《 延河在我心 中流 》征文揭 晓
陕西 日 报社和省地质矿产局联合举办的 《延

河在我心 中 流 》征文 ，日 前揭晓 ，李佩芝、白 描 、
秦耕等20位作者获奖 。

这次征文历时8个月 ，发表报告文学、散文 、
小说 、杂文 、诗歌 、评论等稿件140多篇 ，题材
面宽 ，内容反映传统 ，贴近现实生活 ，其中 一些
稿件挖掘较深 ，穿透力强 ，在写作方法上有所突
破，达到一定 的美学境界。　（冀 者 ）

王宜振《献给少 男 少女 的 诗 》出 版

先后获奖二十余次的青年诗人王宜振 ，最近
又出版了他的第 四本诗集——《献给少男少女的
诗》。

这部风格 别 致 、耐 人 寻 味 的 诗 集 ，选 入作
者近几年创作 的 一 百 四 十 五 首 诗 作 ，从 多 角 度
表现了青少年 一代对 生 活 的 感 受思 考 以 及 对理
想的 追求 。

作者王宜振长期生活在青少年中
间，他的诗具有浓郁的青春气息和魅
力，这部诗作深受青少年喜爱 ，首版
征订一万二千余册 ，便很快销售一空 ，
成为近年来诗歌类的畅销书。（金 谷 ）

昙花魂　（散 文 ）
苏海 萍

这天夜里 ，我忽然
地有了一个预感——昙
花——我园 中 的那一株
昙花 ，就要开 了 。

夜很黑 ，只有疏星
几点 ，窗外的 月 光仿佛
是一幅幅 自 空 中 柔泻下
来的透明的纱缦 ，幽幽

地飘浮着 ，却并不曾 朗

照。我起身点了一枝很

大的蜡烛 ，
想自 去那园
中酣畅地秉
烛夜 游 一
番。

凭着手中一盏在夜
风中 微 微 地 飘 动 的 烛
光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一

株昙花 。朦胧的
月色下我看到那
花影很是清丽 ，
又有几分贞静 ，
再看到那枝上的
花苞竟仿佛是在
那里沉思默想地
期待着什么 的 ，
而那扶疏的叶片
上也竟反射 出薄
薄一层凝脂般闪
亮的 月 光 ，在园
中一大片黑黝黝
的花丛 中愈发显
出其奇丽来 。

我静静地守
候等候着她的花

开。我知道那芬

芳的花魂终是会降生到
这个 幽 美 的 月 夜 里 来
的。果 然 ，不 久 ，我听 到
了一 阵 “咔嚓 咔嚓 ”如
骨节 摩擦 般 细 碎 的 声
响，在 这一片寂静 中 格
外清悦，——再看那枝

上的 花 苞 在 微 微 地 颤

动，似是竟听到了什么

呼唤 ，要醒来了 。接着 月

光下 那花苞开 始舒展 ，
一片片花瓣层层地绽开
了，如婷婷的舞女的裙 ，
又如荷塘里的隽影 。

随着那一阵馥郁的
花香扑鼻而来 ，我不禁
在月 色 中打了一个颤 。

这时 ，一切又都仿
佛是静到了极处 ，而今
夜里似是有云的，——
那月 光 却 仿 佛 是 更 幽
了，花影也似更加斑驳 。

我便在那一 团烛光
中窥那花儿的容颜 。那
一片片殷红 的花瓣似是
如火 的朝霞 ，辉煌地盛
开着 ，显示 出她生命 的

高贵和青春般热烈的鲜

艳。而那阵阵袭人的花

香，在这沉寂的角 落 ，

又分明是为这长夜渲染

出了一个美丽的清芬世
界……

然而 ，她竟是又要
去了 的 。夜是这般地静 ，
我几乎能听到那美丽的
花瓣一片片地 自 枝头凋
谢，掷地的柔声 。

这时 一 阵 夜 风 吹

来，花儿 的生命 ，竟是

随了那寒风去了 。

我近乎痛
惜地看那花儿
从诞生走向死
亡的美丽的历
程，这历程是

何样地短暂 ，又是何样
地辉煌啊 ！

我却 已不忍再在这
花儿的残枝下停留了 。

秉烛而归 ，月 亮似
是已钻出 了云朵 ，小路
上一片洁莹的 月 辉 ，我
便在 这 月 辉 中 独 自 走
着，心中那片隐隐的惆
怅也渐渐地化做了 月 光
般的冥思 。

昙花的生命 ，固然
是一现 中 的 了——我却
知在她那极其短暂的生
命中 ，那永恒的精神 ，
却是 已溶在她刹那的辉
煌中 的了……

抬头看！——那皎
月凌空 ，似是昙花千 里
的英魂 ！

我相 信 ……
高远

我相 信 责 任 的 神 圣 ，
它使人领略 到 奋 斗 的 幸 福 ，成功 的 喜 悦 ；
我相 信 理 智 的 力 量 ，
它使人懂 得 了 疯 狂 的 可 怕 ，懦 弱 的 愚 蠢 ；
我相 信真 理 的 光 芒 ，
它使人看 到 丑 恶 的 原 形 ，荒唐 的 可 笑 ；
我相 信历 史 的 公正 ，
它使人感 受 到 黄 河 的 不 屈 ，长城 的 忠 诚 ；
我相 信人 民的 伟 大 ，
她使人体会 到 民族 的 灵魂 ，团 结 的 力 量 ；
我更相 信祖 国 的 尊 严 ，
她使人 感 觉 到 国 人 的 猛醒 ，世界的 震惊 ！
爱国 主 义 是我们 的 旗 帜 ，
振兴 中 华 是 我们 的 使命 。
我相 信会有这一 天 ，
中华 腾 飞 起 ，神 州 旭 日 升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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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日 的礼物 （木刻 ）　王 冠群


